
家乡的红叶
□ 文/彭 东 雁

我的 家 乡 宁陕 ，是一个 多 山 多
水 的 地方 ，山 上 河边 生 长 着 各 种 各
样 的 树木 。树木 是 山 水 的 衣 裳 ，特
别 是 当 深 秋 那 漫 山 遍 野 的 红 叶 红
透 了 的 时候 ，我 的 家 乡 便像 身 着 时
装 的 模特 儿一样 ，山 流 金 、水溢 彩 ，
那景色甚是壮观 。

秋分 刚过 ，农人还 没有
收完 田 里 的 稻 子 ，山 上 的 树
叶 就 等 不及似 的 泛红 了 。最
先红 的 是生 长 在岩 头上 的 一
种 叫 栌 木 的 树 ，它 树 冠 不
高 ，再 生 力 极 强 。小 的 时
候 ，常 上 山 砍 它 作 柴 禾 ，倒
不 是 因 为 它 的 材 质好 ，而是
为 了 图 省 事 ，因 为 它 多 为 丛 生 ，
头 年 砍 后 二 年 会 萌 出 许 多 新 芽 ，
不 用 跑 路 ，一 会 儿 就 能 砍 上 一 大
捆 。还 有 ，它 的 色 彩 特 别 艳 ，而
且 有 一 股 淡 淡 的 药 草 味 ，背 上 它

就 像 满 身 喷 了 香 水 、穿 上 了 新 衣
裳 一 般 。它 的 汁 水 附 着 力 极 强 ，
如 果 粘 在 手 上 、衣 服 上 ，好 长 时
间 都 洗 不 掉 。我 看 过 北 京 香 山 的
片子 ，那 里 的 红 叶 就 是 栌 木 ，圆
圆 的 叶 片 ，像 打 过 蜡 似 的 ，在 阳

光下泛着光 。
秋 后 的 乡 村 ，最 醒 目 的 当 数

立 于 田 边 地 头 的 柿 树 了 。玉 米 和
稻 谷 都 收 割 毕 了 ，只 留 下 空 旷 的
田 野 。惟 有 柿 树 兀 立 在 午 后 的 阳
光 中 ，还 没有 来 得及 采摘 的 柿子 ，

就像 挂 着 的 红 灯 笼 ，连 柿 叶 都 红
得 晶 莹 剔 透 。小 时 候 ，这 个 季 节
我 最 愿 意 父 母 差 我 到 乡 下 外 婆 家
去 ，外 婆 家 的 坎 下 就 有 两 棵 大 柿
树 ，能 让 我 既 饱 口 福 又 饱 眼 福 。
童 年 的 小 河 边 ，连 片 生 长 着 一 种

叫 “救 命 粮 ”的 树 ，它 的 叶 片 虽
然 四 季 常 青 ，但 它 的 果 实 却 在 秋
风 中 红 得 格 外 耀 眼 ，它 可 是 我 们
儿 时 常 吃 的 “零 食 ”，味 道 酸 酸
的 、涩涩的 ，却又 甜甜 的 。

如果走进深 山 老林 ，会 发现 自

己 已 置 身 于 红 叶 的 世 界 。漆 树 的
叶子 红 得 发 紫 ；五 角 枫 、七 角 枫
的 叶 子 半 红 半 黄 ；偶 尔 撞 到 一 株
山 五味子 ，籽 、叶 、藤 周 身 红 遍 。
还 有 许 多 叫 不 出 名 的 树 呀 、藤 呀
的 ，都 摆 出 不 同 的 造 型 ，红 出 不

同 的 姿 色 ，甚 至 连 石 头
上 的 苔 藓 ，都红 得是 那
样 的 灿 烂 。它 们 都在尽
情地 向 这 个 世 界 展 示 着
自 己 生命的 美丽 。

倒 影 映 在 清 澈 的 河 水
里 ，上 面 是 一 幅 幅 层 林
尽 染 的 山 水 画 ，下 面 是
一首 首 浓 墨 重 彩 的 朦 胧

诗 。这 就 是 我 家 乡 漫 山 红 遍 的 红
叶 ，这 就 是 我 家 乡 五 光 十 色 的 秋
景 ，难 怪 有 那 么 多 都 市 人 在 这 里
留 下 了 好 奇 和 依 恋 ，就 连 我 们 山
里人 自 己 都觉得这 里 的秋天很 美 。

寻
找

□ 文/黑 妹

昨 天 ，我 走过 这 条路

丢 了 一 样 东 西

等 我 回 头 去 找 的 时 候

看 见 一 群 孩 子 们 ，在 一 蹦 一 跳

地 游 戏

步 伐 充 满 弹 性

像 一 些 身 怀 绝技 的 高 手

就 是 这 条路 ，我得 好好 想 一 想

见 过什 么 人 ，说过 什 么 话
在 哪 儿 有 过 过 激 的 言 行

我 看 见 慵 懒 的 街道

路 两 侧 灰 色 的 墙 壁

有 一 棵树 长 得 很 高 很 高

把 一 些 早春 的 嫩绿

努 力 递 给 三 楼 的 窗 户

我 静静地站 在 路 口 ，一 言 不 发
春 天 是 多 么 美 好啊

我 却 为 一 样 丢 失 的 东 西
在 和 自 己 的 过 去 对话

文竹
□ 文/雅 风

生 日 那天 ，朋友送来一 盆文 竹 。
浓 密 细小 的枝叶 ，柔韧有 力 的枝杆 ，
苍翠欲滴 的绿意 ，仿佛一棵小小 的坚
韧的松树 ，为原本阳 光充沛的居室平
添了 生命的活 力 。

朋友们都说文 竹容 易 养 ，不需要
费什么心思 。于是我就顺手把它 搁 在
充满阳光 的窗台上 。

有一天 ，等我想起要给它浇水 的
时候 ，它 已面 目 全非了 。枯黄的枝杆
无 力 地耷拉着 ，干黄的细叶就像飞蛾
身 上 的绒毛那样一吹即落 ，滋养它 的
土壤早已干涸坚硬了 。我呆呆地看着
它 ，惋惜地说了 句 ，原来你也这么脆
弱啊 。心想 ，只好将它丢弃了 ，让它
化成 泥 土 也 好 ，至 少 可 以 滋 养 大 地
吧 。

可 是 ，看 着 那 些 枯 黄 憔 悴 的 枝
叶 ，却 又 实 在 不 忍 。幸 好 那 堆 黄 色
“ 绒 毛 ”之 中 还 仅 存 一 小 撮 淡 淡 的
绿 ，让我在对它怜悯的 同时 ，产生 了

一 丝 挽救 的 动机 。内 疚 ，怜 悯 ，希
望 ，我就是怀着这样的心情 ，下定决
心一定要好好关心它 、救活它 。

先从给文 竹搬家开始 。从 资 料 中
得知 ，文竹喜 阴 不喜 阳 ，我把它挪到
了远离窗 口 的 阴凉位置 ，随后剪去那
些枯枝烂叶 ，只剩下一枝独苗 ，纤细

又 单 薄 ，让 人 怜 惜 。文 竹 喜 干 不 喜
湿 ，而且 容 易 烂 根 ，就不 能 常 浇 灌
它 。不 见土干不浇水 ，每次都浇透 。
原本打算每隔一些 日 子放几颗肥料 ，
却发现它们居然被我无意 中 扔掉了 。

在我的 精心呵护之下 ，文竹恢复

了 生 机 ，虽 然 只 有 孤 独 的 一枝 ，但
“ 一枝独 秀 ”却也生机勃勃 、绿意盎
然 。有时 ，只要想起曾经对它的忽视
而亲手造成的错误 ，我就不敢再怠慢
它 了 。闲暇之时 ，我会哼着小 曲修枝
剪叶 。偶尔也 会把它搬到 阳 光 底下 ，
让它晒晒太 阳 。

生 命没有 贵贱 之 分 。文 竹 、仙
人 掌 、小乌 龟 ，人们常 说 它 们容
易 养 ，不娇 贵 ，那是 因 为它 们具
有 顽强 的 生 命 力 ，可是无论 多 么
顽强 的 生物 ，一 旦离开 了 照 料 和
呵护 ，也 会 变得脆 弱 无 力 ，最 后
黯然死去 。顽强不等 于不会受伤 ，
不娇贵也不等于不用 珍惜 。
也许 ，亲情 、友情 、爱情也 同样

如此 。亲人 、朋友 、爱人 的付 出 可 以
是不 求 回 报 的 ，但 决 不 是理所 当 然
的 ，再牢固 的 感情离开 了 关心的 灌溉
也会枯萎 。想到这些 ，我更喜爱文 竹
了 。

后 来居 上

原 先 的 削 价 销 售 ，后

来 叫 处 理 ，原 先 的 秘 书 兼

情 人 ，后 来 叫 小 蜜 。原 先

的 移 动 电 话 ，后 来 叫 手 机 。

原 先 的 苟 合 ，后 来 叫 同 居 。

原 先 的 行 贿 ，后 来 叫 送 礼 。

原 先 的 出 租 车 ，后 来 叫 的 。

原 先 的 超 短 裙 ，后 来 叫 迷

你 。原 先 的 新 闻 机 构 ，后

来 叫 媒 体 。原 先 的 掮 客 ，
后 来 叫 经 纪 。原 先 的 娼 妓 、

卖 淫 女 ，后 来 叫 鸡 。原 先 的

老 鸨 ，后 来 叫 妈 咪。原 先 的

歪 点 子 ，后 来 叫 创 意 。原 先

的 暗 事 、花 招 ，后 来 叫 猫

腻 。原 先 的 辞 退 解雇 ，后 来

叫 炒 鱿 鱼 。原 先 的 亲 密 无

间 ，后 来 叫 零 距 离 。

壶 拿 走 了

村 支 书 和 村 主 任 因 权 力

之 争 ，一 直 关 系 不 和 ，两 人

总 是 别 别 扭扭 ，工 作 上 也磕
磕 绊 绊 。一 天 ，村 支 书 找 到

村 主 任 ，语 重 心 长 地 说 ：

“ 老 张 啊 ，在 村 委 会 就 你 我

说 了 算 ，可 咱 俩 总 是尿 不 到

一 个 壶 里 去 ，这 日 子 一 长 ，

可 不 行 啊 ！”听罢 此 话 ，村

主 任 哭 丧 着 脸 说 ：“支 书

啊 ，说 实 在 话 ；不 是 我 和 你

不 往 一 个 壶 里 尿 ，而 是 你 干

脆把 壶 拿 走 了 ，我 没 地 方 尿
啊 ！”

口 号

口 号 是 这 样 一 种 东 西 ：

因 为 生 活 中 缺 乏 实 际 的 东

西 ，就把 它 制 造得 轰 轰 烈 烈 。

譬 如 ，我 们 把 “向 雷 锋 同 志 学

习 ”、“向 孔繁 森 学 习 ”当 作 口

号 ，是 因 为 我 们 还 缺 乏 这 样
的 好人 、好 官。“热 爱金钱吧 ！

热 爱 当 官吧 ！”为 何不 成 为 口

号 呢 ？是 因 为 现 实 中 很 不 缺

乏这样 的 芸 芸 众 生 。

（李 平 ）

二比二柳影摄

“ 做巴金的好邻居 ”

幼年时 ，常听老外婆说 ：“李先生 （即
巴金 ）曾是我们的邻居 ，小时候 ，他常拿着
竹竿到我们汪家院墙外面来打枣吃……”
稍长 ，又听母亲说：“巴金的 《寒夜》就是写
的你舅 舅 （母亲惟一的兄长）……”迁居重
庆之前 ，母亲家族世居成都正通顺街数
代 ，支脉繁延茂盛 ，与 巴 金家比邻 、老辈有
些交情倒是有可能 ，但若把小说里的人物
也 当 了 “真”，似乎就有点牵强附会 。

不过 ，那时候我很愿意相信这个 “故
事”，毕竟不是人人能与大师“沾亲带故”。
出 于这一原因 ，我特爱看 “邻居”（尽管此
前我连成都都没去过 ）的 书 ，如 《家》、
《 春》、《秋》、《寒夜》、《毁灭》等 ，只 要能

“抓”到手 ，笃定一睹为快 。
我看《激流三部曲 》时 ，尚 在念小学二

年级 。那时家贫 ，买不起如此“巨著”，于是
每天下午放学后 ，我就到离学校很近的新
华书店去“蹭 ”书 。进得书店 ，便径直朝 巴
金专柜奔去 ，选好书 ，然后盘腿坐在磨石
地上 ，心无旁鹜地看起来 ，但凡遇到不认
识的生字 ，就来一个 “跨栏跳”，反正将前
后的 内容一连贯 ，就能猜出 大概意思……
记得看 《家 》时 ，还有这么一段小插 曲 ，那
日 正看得兴趣盎然 ，忽听得一位小 “蹭 ”友
喊：“你被画下来了 ！”抬头一看 ，原来 自 己
已被西师美术 系 的一位学生 “收 ”进速画
本 ：扎着羊角 辫的我正专注看书 ，书封面
那个飘逸秀气的 “家 ”字还依稀可辩。在我
的要求下 ，对方将这张题为 “小书迷 ”的素

描写生送给了我 。

后来 ，参加工作的哥哥节衣缩食买回
了心仪的 巴金全集 ，正念初中 的我又狠狠
地过了一把书瘾 。

不久 ，文化大革命爆发 ，巴 金成了 “反
动学术权威”，他的书也被批判为 “黄书”。
其时 ，我正在大 巴 山 插队落户 ，四 周 皆 是
纯朴 、憨厚的 山 民和同病相怜的知青 ，尽
管曾看过几箩筐 “黄书”，但我却没有受到
冲击。然而 ，被哥哥 “坚壁清野 ”在家 中 的
巴 金全集却没逃过劫难。红卫兵抄家时 ，
这些书 （包括鲁迅全集 ）被 当 着 “四 旧 ”全
部没收 ，母亲这个 巴 金曾经的 “邻居 ”也被
游街示众……

如今已知天命 ，我早已不在熟人 、朋
友面前吹嘘 “母家是巴 金的邻居”、“舅 舅
是《寒夜》里的 男 主人公 的 原型”，但内 心
深 处 却 以 这 样 “结 识 ”巴 金 而倍 感 幸
运一一他的高风亮节 ，他的博爱精神 ，他
的 “说真话 ，做好人”，无不随着他优美 的
文字 “润物细无声”，使我辈翻检灵魂时 ，
还可以说一声 “无悔”。从这个意义上来
说 ，巴 金不仅是成都人 的 “邻居”、四 川 人
的 “邻居”，更是全中 国乃至全世界华人的
“ 邻居”。

如今 ，老人 以百岁 高龄驾鹤西去 ，怀
念之余 ，更 多 了一份 “道德标杆 ”的仰望 ，
于是便把成都正通顺街小学的 孩子们 的
心声作了我这篇小文 的标题：“做 巴 金老
人的好邻居！”　（李 北 兰 ）

古玉器的收藏保养

大 凡 出 土
之 旧 玉 ，多 遭
土之侵蚀 ，带
有 各 种 色 沁 ，
收 存 后需 以 盘
功使 之 恢 复 本
性 。前 人 认
为 ，古玉 器 温
润纯厚 ，晶 莹

光 洁 ，尤其各种 色 沁之 妙 ，如 同 浮云遮 日 ，舞鹤
游天 ，富有无 穷 的 奇致异趣 ，不仅悦人之 目 ，且
能悦人之心 。但古玉纵然具 有最美之 色沁 ，如不
加盘功 ，则将隐而不彰 ，玉理之 色 更不 易 见 ，玉
性不还 复 ，形 同 顽石 。故前人十分 重视和讲究盘

玉之 法 ，刘 大 同 《古玉 辨》论之颇详 ，其将盘玉
分 为急盘 、缓盘 、意盘三种 ，曰 ：“急盘须佩于
身 边 ，以 人气 养 之 ，数 月 质稍硬 ，然 后 用 旧 布擦
之 ，稍 苏 ，再 用 新 布擦之 ，带 色 之 布 切不可 用 ，
以 白 布 粗布 为 相 宜 ，愈擦 则 玉愈 热 ，不宜 间 断 ，
若 昼夜擦之 ，灰 土浊气 ，燥性 自 然退去 ，受 色之
处 自 能凝结 ，色愈敛而愈艳 ，玉可复 原 ，此 急盘
之法 也 ；缓盘须常 系 腰 中 ，借人气 养 之 ，二三年
色 微变 ，再 养 数 年 ，色 即 鲜 明 ，佩 至十 余 年 后 ，
或可复原 ，此言秦 汉之 旧 玉 ，若三代古玉 ，非六 、
七十年不 易奏效 ，诚 以玉入土年愈久 ，而盘愈难 ，
因 其所受地气深入玉骨 ，非常年 佩之 ，而精 光 未
易露 出 也 ，此缓盘之法也 ；意盘之法 ，人 多 不解 ，
必须持在手 内 ，把玩之 ，珍爱之 ，时时摩挲 ，意

想玉之美德 ，足 以化我之气质 ，养我之性情 ，使我
一生纯正而无私 ，至诚所感 ，金石为开 ，而玉 自 能
复原矣 ，此意盘之法与急盘 、缓盘之法不同 ，面壁
工夫 ，能者鲜矣 ！夫三代古玉 ，盘之年久 皆 能脱
胎 ，脱胎者渣滓净尽 ，清光大来 ，直同成仙者脱去
凡胎之意也 ！”古玉一经盘 出 ，往 往古香异彩 ，神
韵毕露 ，逸趣横生 ，妙不可言 。还说：“旧 玉盘三
伏 ，犹胜三年余 。盖 以三伏炎热 ，金石 皆能 出 汗 ，
故易盘耳 ；若 严 冬 盘玉 ，非在暖室 ，不 易 生效。”
古 玉 也 有 畏 忌 ，一 畏 火 ，“常 与 火 近 ，色 浆 即
退。”对强光 的持久 照射亦应尽量避免 ，尤其 出 土
不久的玉器 ，受光热后色更易变淡 。二畏冰，“常
与冰近 ，色沁不活。”三畏惊气，“佩者不慎 ，往
往坠地 ，如落砖石之上 ，重则损伤 ，轻则肌理含有

裂纹 ，其微细如 发 ，骤视之而不得见。”古玉所忌
为 ：一忌油，“旧 玉常粘 油 腻 ，则清光不能透 出 ，
故佩玉 者 ，把玩 日 久 ，恐被 油 沁 ，脑油 鼻 油 则尤
甚 ，必须用 滚水洗之 ，方能退油 ，盘者倘用 鼻油摩
擦 ，是爱之反不如毁之之为愈也。”二忌腥，“玉
与腥物相接 ，即 含腥味 ，且伤玉质。”平时可将古
玉置于软囊盒 中珍藏 ，一般温湿度条件即可 ，但应
避免 因气候变化过剧而产生裂纹 。如器物断裂 ，应
用环氧基树脂或聚醋酸乙烯乳剂涂于其上粘结 ，缺
失部分则可将合成树脂掺滑石粉塑刻或翻模成所需
之形 ，进行粘合修补 ，为使颜色一致 ，在填料 中 可
加入适 当 颜料 ，也可在修复 后着色 。器物表面的小
块缺陷或脱落 ，有用封蜡调配色料加以充填的 ，再
以柔和的打磨剂予 以抛光 。

古
币
收
藏
辨
伪

古 币 收藏是清代乾隆之后逐渐
兴起 的收藏 门 类 。由 于我国 古 币 年
代 久 远 ，品 种 繁 多 ，其 中 学 问 可 谓
博大 精深 。古 币 收藏 ，入 门 须 先掌
握一点 儿辨伪 常识 ，方 不致 因 上 当
受骗买来假货 。这里介绍 几种 简 单
常用之法 ：

辨 锈 。年代久远 的 古 币 ，多 为
铜质 ，其 表面经氧化 出 现铜锈 。造
假 者 也 往 往 在 假 币 上 弄 一 层 锈 。
但真 币 铜锈 由 于时间 久坚 硬异常 ，
不 易 剔 除 ，而 伪 品 则 铜 锈 质 松 ，
浮而不实 ，用 指 甲 即可刮落 。

听 声 。古 币 历千百年 ，火气尽
脱 ，将 其 掷 于 桌 上 ，声 音 纯 实 而
无 转 音 （余 音 短促 ）。新 铸 伪 币 ，
火 气 充 实 ，触 物 可 发 出 回 绕 余
音 。

掂 重 。古 币 在 铸造 时均 有 一

定 重 量 单位 ，伪 品 因 其 制 造 方 法 不
同 于 古 ，重 量必 然 不 同 于真 品 ，现
在造伪 币 多 用 翻 砂 法 ，一 般 都较厚
重 。两 者 差 别 ，用 手一 掂 ，即 可 分
别 。而改 刻 古 币 造假 ，一 般 都 比 较
轻薄 。有 的 古 币 虽 然 不 假 ，但非珍
稀品 种 ，于 是造 假 者便 用 其 改 刻 成
珍稀古 币 。这 种 伪 币 分 量 经 处 理必
然减轻 ，锈色也会失真 。

看 质 。即 察 看铜质 。明代 以 前我
国 钱 币 多 用 铜 、锡 、铅 合 金 ，间 有 杂
铁 ，故称青铜 。明代后期开始用 黄铜
铸钱 ，清代新疆等地还 用 红铜铸钱 。
如 发现 黄铜 质 宋 钱 ，当 存 疑 问 ，再结
合其他方法 鉴别 ，真伪 立 见 。

记 谱 。就 是 记 住 历 代 钱 币 的 图
谱 。有比较方能鉴别 。可借助工具书 ，
先记珍稀 币 种 ，再记伪 品 ，熟记于心 ，
应 用 自 如 。　（格 古 ）

宣德青花瓷器识辨

明 代景德镇 御 窑厂 烧造 的 宣 德青 花 瓷 器 ，
以古朴典雅 的 造型 ，晶莹艳丽的 釉 色 ，多 姿 多
彩的 纹饰而闻 名 于世 ，与 明代其它各朝 的 青花
瓷器 相 比 ，其烧制技术达到 了最高峰 ，被称为
中 国 青花瓷器 的典范 。

宣 德 青 花 器 烧 造 的 数 量 也 是 空 前 的 。据
《 大 明 会典》记载 ，宣 德八年 ，朝 廷 一 次 就下
达 了 要 景 德镇 烧造 龙
凤 瓷 器 44.35万 件 的
任 务 ，其 中 青 花 占 大

多数 。产 品不仅供 宫
廷 之 需 ，而且 也 作 为
商 品 大 量 行 销 海 外 ，
以 及 对 国 外 入 贡 者 的
答赠 ，成 为 东 西 文 化
交流的 见证 。

宣 德 青 花 器 胎 体
精 密 细 腻 ，胎 质 洁 白 ，大 盘 、大 罐 多 为 细 砂
底 ，足边有 火 石红斑点 ，小件 器 物 多 是釉底 。
釉肥厚滋润 ，光 泽柔和不刺眼 ，白 中 泛青 ，俗
称 “亮青釉”，有橘 皮纹 ，但没 有开 片 ，釉 中
气 泡 密 集 ，大 小 相 同 ，呈 雾 状 。青 花 用 料 进
口 、国 产两种 ，以进 口 料描绘为主 ，这种进 口
青料 ，据文献记载是永 乐 年 间郑和下西洋从南

洋 带 回 来 的 ，叫 苏 泥 勃 青 ，与 国 产 料 不 同 的
是 ，由 于含铁量特别 高 ，所以呈 色浓艳 ，有着
自 然晕散的 艺术效果 ，料 色熔融在釉 中 ，有银
黑 色结 晶斑点 ，在一定光线下有锡光色 ，而且
呈三 角 形结 晶 ，用 手抚摸釉面凹 凸不平 ，用 这
种青料描绘 的 纹 饰具有 中 国 画的 水 墨韵味 ，被
视为无法模仿的特色 。

造型上 多 种 多 样 ，富于变化 ，常见 的 有各
种瓶 、壶 、盘 、碗 、炉 等 。同 时还有花盆 、石
榴尊 、渣斗 、香薰 、文具 以 及一些具有西亚文
化特征的 器物 ，如 八方烛台 、折沿 盆 、花浇 、
执壶 、葫芦扁瓶 、宝 月 瓶等 。总体风格是庄 重
古朴 、雄伟浑厚 ，富有气魄 。宣德大件器皿增
多 ，端庄而挺拔 ，胎体厚 ，制作非常规整 、严

谨 ，比例协调 ，没 有变形现象 ，小件器物精致
细巧 ，厚薄适度 ，实用 与审美协调统一 。

宣德青花纹 饰上具有突 出 的 时代特征 ，改
变 了 元代青花层次 繁 密 的布局风格及粗犷 的画
法 ，装饰上渐趋疏 朗 ，规矩 中 富于变化 。注重

从 自 然 界选取素材 ，
最 常 见 的 是缠 枝 和
折技花卉 ，有牡丹 、
莲花 、菊花 、茶花 、
月 季 、宝 相 花 、牵
牛花 、百合 、兰草 、
灵芝 、松竹梅纹 等 ，
各 种 花 卉 能 够 巧 妙
地 穿 插 组 合 。花 果
纹 有 石 榴 、柿 子 、

荔枝 、葡萄 、瓜 、桃子 等 。动物纹 以 龙 、凤为
主 ，龙纹威武雄壮 、四 肢有 力 ，五爪刚 劲 ，讲
究 神 态 、气势 ，往 往与 江牙海 水描绘 在一起 。
由 于受色料 易 晕散 的 限制 ，所以画人物和花鸟
图案 的极少 。

这时期的青花年款根据器物造型 的不 同 在
口 沿 、耳 、颈 、碗心 、足底 、流 、腹部均有书

写 ，故有 “宣德款识遍器 身 ”之说 。从宫 中 传
世品来 看 ，主要是 以 足 内 中 心 的 青花双 圈 二行
六字 书款 “大 明 宣 德年 制 ”居 多 ，篆 书极少 ，
双 圈 往往有深浅 ，字体遒劲有 力 ，多 数比较工
整 ，起落笔处呈尖状，“德 ”字 “心 ”上无一
横，“德 ”字左右两部分靠得较 紧 ，此 为 宣德
年款的鉴定要点 。

名 声显赫的 宣德官窑青花 ，作为官廷 用 瓷
和精美 的 艺术品 ，具有独特的 艺术魅 力 ，一直
被后人推崇 。自 明 成化朝开始到晚清 、民 国 均
大 量仿制 ，有些仿 品达 到 了 几 乎乱真 的 地步 。
最为成功 的是清代康熙 、雍正二朝 ，其特点如
下 ：首 先 是 胎 釉 上 ，仿 品 胎 质 过 于 洁 白 、细
腻 ，缺乏坚硬感 ，胎体非轻即重 ，底足没有 明
代 的 火石红斑点 。釉面泛灰青 ，松软 ，光泽 中
无气泡 ，釉面没有肥润 感和桔皮棕眼 ，用手抚
摸很光滑 。

其 次 是 青 花 发 色 上 。仿 品 由 于 受 时 代 限
制 ，使用 的是 国 产料 ，青料 的提炼技术 已 相 当
成熟 ，青花呈色不太浓艳凝重 ，看不 出 深浅变
化 ，晕散 中 的黑色铁锈斑点有 明 显 的 人工点染
痕迹 ，不像宣德青花 自 然下沉 ，深入胎骨 ，而
仿品是飘浮在釉面 。可以看 出 这是使用 国 产青
料所致 。

再次是看造型 与 纹 饰 。仿品 虽 然很 多 是沿
袭宣德青花的式样烧制而成 ，但在造型上仍带
有本时代的 烙 印 。为 了 力 求逼真 ，形体显得比
较拘谨 ，线条生硬 ，整体效果不舒展 。由 于烧
制 工艺的进步 ，很难看 出 瓶 、罐 腹部 的 接痕 。
大 盘 的 圈 足垂直 ，经打磨成 滚 圆 的 “泥鳅背 ”
状 ，而真品 圈足上宽 下窄 ，足墙矮 ，无 法 用 手
抓起 。仿品 同 样露 胎 ，但胎上 有轮状旋 削 纹 。
仿品纹 饰画法 上过于工整 、细 腻 ，活泼不 足 ，
缠枝花描绘不生动 ，图案化 ，笔 力 纤弱 ，龙纹
虽威武凶猛 ，但缺乏宣德青花奔放有 力 及 自 然
流畅的风格 。

款识上 ，仿品字体 紧 凑集 中 ，笔 划大小一
致 ，上下工整 ，笔道细致 ，软而无 力 ，青花发
色明显飘浮 ，这些都是不可避免的时代特征 。

擦
亮
双
眼
看
古
董

北 京 大 学 专 家 如 是 说

塔西 南 公 司 一 位
热衷收藏 的 青工 ，听
人说某村有 古玩 ，便
进村寻古 ，前 后买 了
近 万 元 的 “东 西 ”。
然而 ，后来 的 现实让
他 心 寒 ：全 是 赝 品 。
原 来 ，一 年 多 以 前 ，
有人把这些 “小真大
假 ”的 “东 西 ”分散
放在农 民 家 中 ，教农
民有 人来 买时 怎 么 怎
么 说 ，售后 利 润三 七
开……青 工 有 多 少 愤
怒 与 自 责 ，都 无 法挽
回 自 己 经 济 的 损失和
爱 好 的 复 原 。而塔西
南公 司 信 息 中 心王 保
平 的 经历 则 另 有一 番
色彩 。

王 保 平 的 邻 居 从
一神秘兜 售 者手 中 购
下一批古董 ，兜 售 者
称 是 在 沙 漠 里 发 现
的 。王保 平 有 着 强 烈
的 爱 国 之心 ，认定必
有考古价值 ，便 邮 寄
北京方面 ，请求 鉴定
并 欲 献 给 国 家 。不
久 ，北 京 大 学 负 责
“ 丝 绸 之 路 ”考 古 研
究 的 首席专家 在 复 函
中 指 出 ：“近 年 来 ，

从新疆和 田 到莎车之间 出 现 了 大量假
文物 ，均称 出 自 沙漠……”请王保 平
查实并揭穿造假者 的 卑劣行径 。塔西
南石 油 基 地 正 好 处 在 和 田 与 莎 车 之
间 ，石油 人聚居 的塔西南就成 了 这些
卖 假 者瞄准 的 一 个 “市场”。而据 笔
者 的观察 ，新疆假文物链 已 经从和 田
连接到 了乌鲁木 齐 。

擦 亮 双 眼 别 上 当

同许 多 事物一样 ，古董文物在 中
国 经济迅速发展 中 有 了市场 ，特别 是
自 2002年 我 国 修 订 《中 国 文 物 保 护
法》后 ，使长期处于地下状态 的私人
文物市场也可 以 光 明 正大地 自 由 交 易
了 。作为一项高保值 的投 资行业 ，民
间 私人收藏 文物热潮 不断升温 ，全 国
各 地 出 现 自 明 清 以 来 第 四 次 收 藏 高
潮 。但与此 同 时 ，各地文物市场亦 出
现 大 量 假 货 ，且 造 假 手 段 越 来 越 高
明 ，令一些 古玩爱好者伤心又破财 。
仅这两年兴起 的新疆泽普塔西南石 油
基 地 古 董 玉 石 市 场 而 言 ，每 到 星 期
天 ，都 出 售 小 玉 器 、古钱 币 、陶 瓷 、
雕塑等 ，卖家 自 称古董或者文物 ，不
少人光顾并购买收藏 。

（ 待 续 ）


